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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女性主义来观照中国传统居住建筑环境，不啻是一种较为新颖、独到的研究视角。文章拟从建筑布局的伦理秩序、建筑平面空间与功能手法中的伦理精神以及具体建筑装饰构件中所呈现出来的具体特征来考察传统居住建筑环境，进而提出不论何种艺术设计领域都应尊重、认可女性特质并张扬女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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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数千年以官本位为核心的奴隶、封建专制制度自周代开始便构建了中国以“礼”为核心的社会规范，强调上尊下卑、长幼有序的统治秩序，儒家依据统治阶级的意志更是将封建礼教制度推至完备的阶段并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性格，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伦理观念、科学艺术包括建筑文化都产生了持久深远的影响，建筑的空间组织自然而然也深受其影响。正如高介华先生所言：“对于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影响，儒家的思想、学说是属根本，且又具体而微。它的影响，从秦咸阳这个特例一直贯穿延伸到封建社会末期。”[1]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说，“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的低级、中级阶段、部分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也处于高级尊敬的地位。”[2]穿越洪荒，进入文明，随着母权制的没落，社会呈现另一种态势，“丈夫在家中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3]从此女性的命运和地位一落千丈！中国古代社会女性的社会地位极低，基本上不允许出现在公共场合，只能在家庭内部活动，甚至在家里也有不许妇女涉足的地方。这一禁锢在传统居住建筑设计中表现得也十分明显:“中国传统住居有男性空间和女性空间的区分，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前堂后室，以‘中门’为界。”[4] 即所谓的“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女无故不窥中门，有故中门，必拥蔽其面”。这种居住格局名义上是保护妇女，实际上是使女性完全脱离现实社会，被拘囿于狭小的空间。
在此，我们拟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通过对中国传统居住建筑设计的透视来深入阐述中国古代妇女的社会地位。

一  建筑的格局设置与伦理秩序

儒家学说将“礼”视为人们一切行为的最高指导思想，因此礼教不但制约着古代社会关系，制约着家庭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准则，更左右着人们在居住建筑环境中的行为和格局空间的营造。在儒家的哲学伦理观中，孔子认为建筑的平面格局应当具有别内外、序尊卑的规范，甚至认为“登堂入室”才能彰显中国传统建筑的功能结构，强调中国建筑必须具备“尽善（伦理性）尽美”的美学标准，从而中国传统建筑的空间就负载了独特的伦理秩序，这正是一种以封建礼教伦理宗法为基础安排居处建筑空间格局的制度。

王国维曾说，传统建筑群体组合的文化成因，不过是“血亲家族伦理”和礼制要求的文化象征。[5]中国古代建筑群在布局设置时，大都以纵轴线为主，横轴线为辅，主要建筑沿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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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排开，主体建筑安排在轴线中部，再在轴线两侧安排一些相对次要的建筑或围以高墙。中国传统民居正是通过这种中轴突出的对称格局，常以倒座、垂花门、正房、后罩房组成南北主轴、厢房、耳房等级[6]，提供了建筑空间的主从、正偏、内外关系，这些空间关系进而被赋予了封建礼仪上尊卑等级的文化意义。创造出封闭的院墙合成内向庭院而自成一体的布局方式构建成封闭的空间秩序，不但与中国传统家族聚居的家庭结构相适应，也同儒家所宣传的封建秩序相适应。即便是墙体的高度也体现出男女间的分隔，正如墨子所指出的“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不但从视觉上、行为上割断了内外的联系，同时还对人造成精神上的压抑感，以达到封建礼教所强调的伦理家庭观念：内外有别与男女有别。正因传统居住建筑在格局上处处要求体现“三纲五常”等封建人伦关系的基本准则，因此建筑格局也就演变成由男性制造出来却仅供女性遵守的行为规范的一种手段，这也是与整个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主流趋势相对应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的社会地位也就由此可见一斑。以北京四合院为例，主要建筑物如厅、堂、长辈住房等，排列于中心主轴线上，附属房则位居次轴，轴线上的房屋布局一般以“前公后私”、“前下后上”、“正高侧低”为原则，其方位设置并不是出于考虑朝向与通风，其用途安排也完全不必顾及动静、洁污、主辅分离的功能结构，甚至其名称也与实际的使用无关，一切秩序只恪守一个唯一的标准，那就是严格的伦理分区，其特点就是明确体现尊卑、长幼有序，男女、内外有别的人文伦理秩序。通过房屋的空间位序来反映家庭的人伦秩序，空间格局的安排秩序其实就是宗法礼教的生动再现。

由此可见，封建礼教伦理的教化功能甚至超过了建筑的实用价值，传统庭院式住宅严格的格局布置实为社会礼仪、等级秩序等礼制文化的深刻体现。严密的礼制仪规已演绎为建筑形态中严谨的格局序列，并以此来凸显礼制文化的深刻内涵。

二  建筑的平面空间与功能手法
正因建筑格局上存在严格的尊卑有别、长幼有序、互不越位的传统伦理思想，我国的民居建筑不论是北方的四合院还是南方的民居，其平面空间自然而然体现了这种宗法制度下的“父尊子卑，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家族伦理和人际间的不平等关系。如徽派建筑就严格遵循轿厅——正厅——厢房的平面空间，这种设计形式不仅是为了显示建筑学意义上的高低有致、层次分明，更主要是传达传统文化尊卑有序、男女有别的伦理观念，这种建筑平面的处理不但直接反映了主客分离、男女有别、主仆有别的伦理道德秩序；反过来，又借助建筑空间的分布使封建礼教制度得到强化。我们通过对民宅建筑中的“门”的概念分析即可充分感受到这一点。众所周知，门源于防卫需要，最初注重的是其自然防卫功能，礼乐文化则将门的功能提升为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伦理防卫功能，“深宫固门，闺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有别”成为传统建筑用来禁锢古代妇女思想和行动的伦理规范。

在封建宗法礼制的束缚下，妇女不但身受神权、族权、政权、夫权的桎梏，男尊女卑的观念更是根深蒂固，三从四德制约着女性正常人性的发挥，男女之间始终处于一种上下、高低、主从、尊卑的关系。该观念反映在建筑设计中，就体现在建筑平面功能的变化上。如位于浙江平湖市的莫氏庄园，如果说正厅是莫氏庄园建筑序列的高潮，那女厅则处于旋律的尾声。在整个建筑序列中，它坐落于中轴线上的最后一进，位于正厅的北面，与卧室区相衔接，建筑规模是正厅的二分之一，内部家具陈设与正厅豪华、富贵的红木家具不同，采用江南民间较为普遍的黄榉木，家具的体量也较正厅的陈设要小了许多。女厅的庭院是一个三面围廊一面屋的围合型可封闭空间，两侧围廊的蝴蝶边门关闭后，又可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单体，符合建筑空间序列由前至后社会活动空间依次递减的传统。即便是连接女厅的过道也是通过位于左侧旁轴上的一条幽暗的窄弄，称避弄，取回避之意，也是专为妇女行走设置的，由前到后贯穿整体建筑的南北，它与男人所行走的中轴线平行而列，以一墙相隔，彼此不但在体量宽窄上形成鲜明对比，就是在光线明暗上亦造成强烈反差。从公共性的门厅过渡到半公共性的正厅，最后延伸到内向和私密性的女厅，从而使男女内外有别、妇女不登大雅之堂的礼制规范通过女厅的形式得以进一步深化，而将女厅置于最后一进，封建礼教对妇女深居简出和恪守礼节的要求在建筑形式上通过艺术技巧的运用被传达得恰到其分，女厅在整个建筑空间布局的设置即深刻体现了封建社会妇女地位的低下以及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道德。

三  建筑的具体构件与装饰手法

男尊女卑的伦理观念在传统居住建筑的格局、平面空间环境设计中不但有着明显的渗透，就连建筑构件等生活资料也被纳入了“礼”的等级制约。封建礼教通过建筑结构、建筑部件传达着封建传统文化的印记，即便为了与自然调和，设置的女儿墙、小姐窗、美人靠等装饰部件也都是对严格的纲常制度的补充。正因封建伦理制度要求女性足不出户，女性的空间和活动的范围变得极其狭小，她们只能通过有限的建筑形式来感知外部的世界。女儿墙也叫“女墙”，宋代《营造法式》中说：“言其卑小，比之于城若女子之于丈夫”。汉代刘熙的《释名·释宫室》中则说：“城上垣，曰睥睨，……亦曰女墙，言其卑小比之于城”。著名戏剧理论家李渔也曾写到：“予以私意释之，此名以内之及肩小墙，皆可以此名之。盖女者，妇人未嫁之称，不过言其纤小，若定指城上小墙，则登城御敌，岂妇人女子之事哉？”[7]“女墙”即是用来防止户内妇人、少女与外界接触的小墙。古时女子大多紧锁深闺，不能出三门四户，只能通过女儿墙这种建筑形式来窥视墙外的春光美景。用女儿墙来形容城墙上呈凹凸形的小墙，足可印证古代女子社会地位的卑微。

在著名的徽派建筑中不乏两层小楼，上层只有极小的楼窗，仅有一扇朝天井的花窗用来采光、换气。在这种传统窗棂中，非常精致、娇巧的窗就是“小姐窗”，即古时少女在闺房中临窗观外景的窗棂，屋内的主人就靠这两扇小窗来了解屋外的整个世界。雕花木窗可以开启，窗角上常雕有一对可爱的小狮子或飞燕等，意为守护，而窗下雕花的窗栏板叫“护镜”，是徽民居中最具特色的装饰部件，它装置的部位就是为了不影响天井光线射到房中，又能挡住室外的视线，通过将光线减低来回避外人的窥视，里面的人可看见外面的风景，而外面的人却根本无法看清里面的人的长相，而女子们每天的生活就是日复一日地坐在窗前刺绣、看书。每当家里有宾客来访，妇人们就得躲藏到阁楼上，关闭窗扇，通过暗窗来窥视男人的世界，就是小姐相亲也只能通过“小姐窗”来观望对方。青春与美好在禁锢中流逝，这一小小的窗户活脱脱折射出传承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男权中心文化。即便是徽派建筑中的照壁，即在正对大门的宅院内修一小方墙，其作用之一也是尽可能避免妇女过多或直接地暴露在外面男人的视线之中。

“美人靠”是中国古典建筑中又一特有的构造形式，带靠背的座凳栏杆、美人和精致的木雕一道营造了古代建筑文化中独特的风景线。徽州自古就是重商重教之地，男人们纷纷远赴燕赵下潇湘去经商，去求取功名，山高水长风花雪月，只留下一代又一代女人守着一座座雕梁画栋的空宅，孝敬公婆、养育子女。漫漫长夜，女人只能在自家的庭院依靠着“美人靠”，抬头望月，俯首观鱼，透过那漏窗雕窗来感知和观看室外的景色。在漫长的翘首等待与无望的期盼中，在“美人靠”上靠过的美人大都靠成了贞烈女子，靠成了村头树立的一座座高大巍峨的贞节牌坊，靠成了一座座无声的向封建伦理制度抗议的建筑形态。即使是各种细微的建筑构件形式也被封建礼教利用为竭力规范女性行为的手段，把女性完全框住在宅院之中，并最终使传统建筑环境设计沦为标志等级名分、维护封建礼教的艺术载体。
四  结束语
透过中国传统居住建筑的格局设置、建筑的平面空间与功能手法、建筑构件与装饰手法，我们可清晰体会传统居住建筑的伦理教化功能对古代妇女精神发展上的限制，封建礼教社会正是借助这些物化的设计形式造成古代妇女心理上的强大压抑并以此完善以男性家长为尊所构成的社会政治结构与父权人伦制度。可以说，中国传统建筑几乎在每个方面都强烈地反映着传统伦理文化，作为封建统治者实施思想统治的手段之一，其具有深厚的伦理功能，只有通过考察凝结在传统建筑中的伦理观念与规范，我们方能更为深入地认识和理解古代女性的社会地位。

还必须提到的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时代文明程度的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得以不断提升，中国传统建筑对女性封建伦理性的制约现象再也不可能出现，但透过女性主义的独特视角，我们依然不难发现由于男性依然占据着社会的主导地位，男性价值在艺术设计领域自然得到更多的重视，即使在艺术设计的发展潮流中，曾涌现过不少优秀女性设计师，她们以设计者的身份为完善设计结构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但在主流设计史中获得记载的女性设计师却始终凤毛麟角，女性仍然处于被忽视、被边缘化的地位。女设计师艾琳·格雷为自己设计的居所仅因瑞士建筑大师勒·科比西埃曾当众在墙上画了一幅壁画，就被不少建筑史学家归为勒·科比西埃的作品。即便阿诺·阿尔托创造的玻璃杯在世界各地持续销售数十年，但她的光彩也永远被其丈夫阿尔瓦·阿尔托所掩盖。甚至于上海的张爱玲纪念馆听说也要请登琨艳来设计，一个举世公认为最具女人味的中国作家的纪念馆却仍然要由男性设计师来演绎。可见，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社会仍然对女性设计与女性表达存在着一定偏见，妇女解放的道路依然任重而道远。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女性设计师会逐渐认识到自身的社会价值，在寻求自身解放的同时，主动参与艺术设计，并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拓展设计的范围，丰富设计的内涵，校正艺术设计领域中的传统男性霸权，张扬女性意识，构建健康完善的两性文化，从而达到社会的真正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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